
红色记忆 光辉足迹
———本市离退休干部讲述解放上海的亲历故事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也是上海解放 70

周年。市委老干部局开展“乐龄申城·五心行动”。紧
扣中心大局，开展正能量系列活动。以“赞成就、助发
展、当先进、作表率”为主题，通过征文、建言献策、讲
好故事、文艺展演、书画摄影等形式，组织引导广大

离退休干部开展一系列“看”、“听”、“讲”、“议”等活
动，为上海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广大老同志积极响应号召，忆往昔、赞今朝、望
未来，讲述在解放上海时亲身经历和体验的故事，抒
发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一片赤诚之心，为我们展

现了一幅生动可感的红色历史画卷。 让我们重温红
色记忆，追寻光辉足迹，深切缅怀在战争中牺牲的革
命先烈，铭记地下党工作者，致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
命家，畅想展望美好的明天，鼓舞我们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我在上海解放的前前后后
李仁杰（87岁）

我于 1946 年 10 月在上海南洋
模范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 时年 14

岁。1948 年初任党支部委员，并被选
为全校学生自治会主席。在党的领导
下，开展“反美扶日”等学生运动，遭
学校多次警告， 最后被父亲锁在家
里。6 月底，在“我要革命”的思想指
导下，我锯断了锁链，伺机翻过铁门
从家里逃出。

9月初，交通员带我经扬州，进入
解放区。 经两个多月的跋涉， 我终于
抵达在合德的华中党校。 经短暂学习
后， 年底被派任为蒋管区的地下交通
员。1949 年 1 月 1 日， 我从益林乘船
出发，经无锡转赴上海，接上关系，带
一位同志返解放区。 其时已是 3 月，

国民党反动派封锁长江， 我们转赴镇
江，白天侦察地形，半夜偷渡，返回高
邮华中党校。

5月 1日， 我们渡江赴丹阳继续学

习。当时华东局就驻在丹阳。为了准备
解放上海，党中央和华东局早在解放济
南后， 就开始组织一支 “南下干部纵
队”，总人数达到 8000 人左右。在准备
工作中， 陈毅司令员在 5月 10日亲自
向全体干部作报告，强调要给上海人民
一个好的“见面礼”。

1949年 5月 24日， 解放军开始进
入市区，至 5月 27日全市解放。我们在
5月 26日从丹阳乘火车出发到南翔。地
下党组织很多车辆把我们送入市区，我
们在 27日晨进入交通大学， 住在新文
治堂，当时这个礼堂还未建成，桌椅等
都还未装，我们都睡在水泥的地上。

不久我被分配在青年团系统工作。

我们身穿解放军的黄色军装， 胸前有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胸章，臂上佩戴着
红色的“上海军管”臂章，向伪三青团机
关里的旧人员宣读了政策，清点了人员
和财产、物资，登记造册。之后，我被分
配到青年团的南一区工作队，队长是钱
其琛同志，工作队员共十余人，年龄在
17岁到 20多岁之间。

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发动广大团员
青年积极投身到党的中心工作中去。如

6 月 5 日，全市打击银元贩子，专门人
员在证券大楼对银元贩子打击后，我
们就发动广大团员、积极分子到学校、

街头进行宣传，形成强大的政治攻势。

还有在 7 月 6 日组织团员、 青年参加
庆祝上海解放的大游行， 以后又参加
了开国庆典以及“二六轰炸”后发动群
众进行生产自救等。当时交通大学、圣
约翰大学、大夏大学、南洋模范中学、

复旦中学、 南洋中学等学校都有地下
党组织，我们把地下党组织公开，并开
始建立青年团组织，发展团员。没有地
下党组织的学校，我们通过发动群众，

发展培养积极分子， 建立团组织。1950

年后，又到工厂等单位开始建团工作。

我们还发动党员和积极分子参加南下
服务团和西南服务团，发动广大党员、

团员和青年积极分子参加华东革命大
学、党校、团校等。我负责组织和秘书
工作，通过各个渠道，输送了至少几百
人参加革命工作。

那时我们工作热情高涨， 不分昼
夜。我们住集体宿舍，吃食堂饭菜，工作
上相互帮助，生活上互相照顾，其乐融
融，至今仍是难忘。

亲历上海战役
张有才（87岁）

1947年初，我参军成为陈毅领导
的三野十兵团、二十九军八十七师二
六 O团的战士， 参加过盐城战役、济
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
役、福州战役、解放厦门等数十场大
小战役、战斗，流过血、负过伤。现在
回忆起自己的经历，感慨万千，特别
难忘的是上海战役。

上海战役是一场特殊的战役，要
坚决消灭敌人，又要将这座城市完整
地交给上海人民。 在攻打市内时，不
准用重武器大炮轰， 只准用轻武器、

步枪等机械，才能使城市建筑、工厂、

码头、居民住宅等得以保存下来。

我当时所在的二十九军八十七
师二六 O团， 主要对市郊———月浦、

宝山、吴淞口的战斗。这是场硬仗、恶
战，这一地区，国民党军占有密集的
钢筋水泥地堡群， 构成纵深防御体
系；又设有铁丝网、木城壕沟、地雷等

障碍；加之地形平坦，公路纵横交错，

利于机械化部队行动； 并得到飞机、

舰炮和要塞炮火的支援。 我军在月
浦、 刘行三天激战中伤亡数千人。我
是其中之一，头部、腰部均受伤。

后来， 我军调整了作战部署，用
我师三个团对月浦镇形成三面包围，

黄昏发起攻击。 敌军隐蔽在树林草
堆，地包中的地堡组成密集交火网顽
强抵抗。我们部队在血雨火海中浴血
奋战、奋勇冲击，迅速攻占了月浦镇
前沿部分阵地。第二天凌晨，师长、政
委分别到前沿阵地部署， 继续攻击。

以三个团的兵力分别自西、北、东三
个方向同时猛攻，以火炮平射挡住冲
锋道路的敌军坦克。各突击队乘势发
起冲击，突破守军阵地，经过数小时
的激战于第二天拂晓攻占月浦市区。

5月 23日，我军继续攻击月浦镇
南侧高地守军，担任主攻的我师夜以
继日地进行近距离作业。战士们分工
有序，不断推进，把工事一直挖到敌
人守军碉堡前四五十米处，都能听得
对面敌人讲话。随后，先以炮火对高

地实施摧毁性射击， 趁炮兵射击之际，

我团各营连用淮海战役的打法“枪炮送
炸药”。随着爆破声响，我们步兵像脱弦
之箭，直插敌人守军地堡，立即攻占了
高地，敌人守军 52军一个营被歼。

敌人为夺回该高地，第二天以一个
多团兵力，在多辆坦克掩护下，连续三
次向小高地反击，坚守高地的我三营遭
到严重伤亡， 全营只剩下七八十人，激
战一整天，高地仍在该营坚守中。

我们军在 25日下午全力向吴淞、宝
山猛打猛追， 到了 26日拂晓， 占领宝山
城，俘敌 52军数千人，缴获军舰一艘。接着
攻打吴淞，残敌数千人，与兄弟部队会合。

我军在对月浦、吴淞、宝山的战争
中，发扬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经过
反复争夺，才最后取得胜利。

我们现在的生命岁月静好，是无数
革命先烈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我们才能
生活在幸福的祖国。我想念着各个战役
中壮烈牺牲的战友们， 是他们用青春、

生命换取了胜利，换来了我们今天和平
幸福的生活。 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英勇牺牲的战友们永垂不朽！

我们在“瓷器店里打老鼠”

刘石安（85岁）

1949年 5月 12日， 解放上海外围
战打响， 我是第九兵团 20军 59师 175

团二营五连的一名战士。当时，第三野
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认真领会
了毛主席的指示，在部署如何解放上海
时，用形象的语言阐释了怎样实现军政
全胜：既要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完整
地解放上海，又要歼灭敌人；既不能用
赶鸭子的办法，让敌人毁城跑掉，又要
防止敌人久踞上海，使人民遭殃。大家
要把解放上海这座大都市看作在瓷器
店里打老鼠，既要打到老鼠，又不要损
坏了珍贵瓷器，把人民的损失减少到最
低限度。

5月 24 日的上海，阴雨绵绵。九兵
团第 20军 59师渡过黄浦江，从江南造
船厂码头上岸，沿西藏南路一直打到西
藏中路，晚上解放了南京东路、福州路
一带。战斗暂告一段落，但战士们睡觉
成了问题。

上海解放前夕，陈毅在丹阳县城的
一间大仓库里， 面对穿着不同服装的
2000多名军政干部组成的上海接管纵

队，作《入城守则》报告。他说：“入城纪
律是执行入城政策的前奏，是我们解放
军给上海人民的见面礼。 见面礼搞不
好，是要被人家赶出来的。记住，我们野
战军，到了城里不准再‘野’，纪律一定
要严！”因此，战士们进入城区后，没有
人在市区买东西， 甚至部队吃的饭菜，

也是在几十公里以外的郊区做好，再送
到市区。为了不惊扰市民，夜晚南京东
路上，蒙蒙细雨中，疲惫至极的战士，和
衣抱枪，睡卧在马路两侧。

住在附近的居民与路过的行人都
看到了这难忘的一幕。南京路上，上海
滩，曾驻扎过军阀军队、日本侵略者军
队、国民党军队，却从未看到露宿街头
的军队。他们秋毫无犯，不进市民的家
门，睡在马路上，而且团长、师长也与普
通战士一样。有一位民主人士在解放军
入城的第二天早晨，打开窗户，看到睡
在马路上的部队，不无感慨地说：蒋介
石再也回不来了！

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积极配合攻
城部队，以刘晓、刘长胜为首的地下党
组织，为把一个大上海完整地交回到人
民手中，做出了奉献。5月 25日，解放军
攻占了苏州河以南，而有数万敌军在苏
州河以北，从外白渡桥到造币厂桥沿线
设置阵地， 占据了制高点和一些仓库、

大楼，企图固守。

当日清晨，时任地下党策反委员会
委员的田云樵找到第 27 军 81 师师政
委罗维道。得知对面是国民党第 51军，

田云樵认为这是一个可以争取的部队。

他自告奋勇，联系了曾任国民党国防部
少将的王仲民，商量策反方案，并得到
九兵团第 27 军军长聂凤智的同意。几
经周折， 王仲民终于走进了敌 51军军
部，见到了刘昌义。刘昌义时任上海淞
沪警备司令部副总司令、 第 51军代军
长。他是国民党上海军界的最高领导。

王仲民表达了劝降的意思。刘昌义再
三考虑后说：“你是共产党派来的，但你不
能代表共产党，我要自己跟共产党谈。”

当天下午 4时，刘昌义带着副官及
王仲民，来到解放军阵地，与 27军军长
聂凤智见面。 谈判一直持续到 25日深
夜，最终达成了初步协议，刘昌义放下
武器投诚，51军限时在指定地点集中。5

月 26日凌晨 1时，陈毅回电，下达四点
指示：一是接受刘昌义的投诚，二是他
的部队于 5 月 26 日集结到江湾地区，

三是撤出去的地区由解放军接防。最后
指出，如果有不执行这个命令的情况发
生，由解放军解决。

5月 26日上午 8时许，刘昌义部队
开始从苏州河北岸向东北方向撤走，解
放军不费一枪一弹接管这一地区。苏州
河北岸终于完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到上海，这是梦又是很真实的事
赵一峰（90岁）

淮海战役结束了之后，领导告诉
大家，解放军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
中国， 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政
权，建立新中国，这是中国革命的伟
大胜利，毛主席说，这是中国革命万
里长征的第一步，以后革命的道路还
有很远，要做好思想准备，适应新形
势的变化。

解放军打过长江以后，江南广大
地区的大城市有上海、南京、杭州，历
史名城有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嘉
兴、绍兴、宁波等地，江南广大农村是
有名的渔民之乡，这些地方是中国经
济文化最发达的地方，将来是建设新
中国的重要地方。

过去这里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
老巢，我们去，要将这些地区建设成

革命的支柱，认识这些很重要。

过去行军靠两条腿，迈开铁脚板，

有时一天要走一百多里路， 现在不同
了，随着战争的胜利，我们有了汽车，

火车，轮船，比走路快多了，也舒服多
了。 特别是我们广播电台的编辑、记
者，一路走一路开展工作，经过曲阜的
孔府、孔林、孔庙，来到战略要地徐州，

在淮阴韩信、淮安周恩来的出生地，以
及千年大运河、扬州的名胜、镇江的金
山寺，我们传播了革命的声音。常州出
才子，无锡是小上海，上有天堂，下有
苏杭，苏州的故事就更多了。我们走在
路途中，不时引起欢笑，忘记了旅途疲
劳，增加了很多知识，真有点读万卷书
不如走万里路的感受。

丹阳集训是我们由农村走向城
市生活的重大转变。

在丹阳，我们进行了思想精神、

工作和生活各方面的集训， 我们学
习入城纪律、注意事项，了解了上海
的各种情况， 特别是听陈毅司令员
的动员报告，他讲入城纪律时，很严
肃，让人牢记，讲上海情况，又讲得
很风趣， 不时引起掌声和笑声。他
说，上海是有名的世界东方乐园，那
里吃喝玩乐应有尽有。 中外投资家
都到上海来闯天下。 强盗、 投机份
子、帮会、土匪、流氓、国民党留下

来的特务，相当复杂。当然还有百万工
人大军、 党的地下工作人员、 进步人
士， 我们要依靠他们一起管理好大上
海。陈毅同志的报告，是我们进上海的
一次政治动员，让人牢记不忘。我们在
丹阳农村住了一个月， 在这里接触了
江南人的生活习惯， 看了江南美丽的
田野。 更坚定了跟毛主席干革命的信
念。

到上海，这是梦，又是很真实的事。

过去在辽宁、山东，一些城市住过，到上
海后， 真像红楼梦里的刘姥姥进大观
园，不知东南西北了，什么都很新鲜。女
的叫小姐，男的叫先生，女的抹口红，男
的戴礼帽。我的领导李介夫，他请我们
到他家去吃饭， 要一样一样介绍怎么
吃，自来水、煤气怎么用，公交车、电车
怎么乘等等。

到上海后，觉得自己能力不适应，

对陈毅讲的“进城之后要学习，学习，

再学习” 的讲话深有体会。1950 年春
节之后，我读夜校，读了初中文化课，

读会计业务课， 随着工作岗位变化，

又学政治经济学、 党史。1956 年到华
东局党校学习了 10 个月后， 我对工
作要求基本上适应了，由于学习尝到
甜头，获得知识，我养成了学习的习
惯，终生受益。

我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上海人。

在迎接上海解放的日子里
俞仁信（93岁）

1949年 3月，我们上海法学院被迫
停课，学生纷纷离校回家，我们几个参
加上海市学生联合会的同学决心留在
学校，在市学联及校地下党支部的领导
下组织起来，参加上海市人民团体联合
会人民保安队，开展迎接上海解放的准
备工作。炮声隆隆，硝烟弥漫，国民党反
动派的飞机日夜盘旋在上海上空，解放
大上海的外围战打响了，全上海人民沸
腾了，大街小巷，人们奔走相告，解放军
要来了，上海马上要解放了，兴奋之情，

溢于言表。

在学校的小阁楼里，我们用简陋的
油印机，印发“解放军约法八章”“告上

海市民书”等宣传单。晚上，从居民楼高
层窗口撒下，散发在大马路上。另外，我
们分组在深夜去小巷，将宣传单张贴在
电杆木或广告栏、阅报栏里。在电车轨
道上、大马路上，我们用白漆写上“中国
人民解放军是人民子弟兵”“中国共产
党是人民大救星”“毛主席万岁”“打到
广州去，活捉蒋介石”等醒目大字标语。

我们还成立护校队,日夜 24小时轮
流在校内组织巡逻、放哨，防止散兵游
勇及特务的破坏， 协助学校囤购粮食、

油盐、腐乳及榨菜等食品，防止断电断
水断粮。

气急败坏的国民党特务加紧破坏
学生运动，到各学校搜捕地下党员及进
步学生，进行残酷迫害，市学联为了保
护我们安全，把我们从江湾路原校转移
到四川北路麦拿里 1 号居民区继续开
展工作。

5月 25日，一声惊雷打破了压在人
民心头的枷锁。凌晨一时左右，为迎接
解放军进城，我们彻夜未眠。在昏暗的
灯光下， 盼望已久的日子终于到来了，

一群群国民党残兵败将手摇白毛巾，从
江湾五角场向四川北路涌来，朝苏州河
南岸走去， 在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

他们不得不缴械投降。就这样，苏州河

北岸的最后一股顽匪终于被彻底消灭，

上海正式宣告解放。

一队队臂绕红布的解放军战士雄
赳赳气昂昂地开进了大街小巷。天刚蒙
蒙亮，我们就佩戴事前发下的“上海市
人民团体联合会人民保安队” 的胸章，

走上街头，为迎接解放军入城而开展了
积极的工作。

我们协助解放军搜捕国民党残匪
逃兵，在国民党特务、军官的住宅里搜
出枪支弹药、炸药、收发报机等军用物
资。 维护偌大的上海交通秩序刻不容
缓，我们配合人民纠察队参加机动巡逻
队，每天乘坐吉普车巡逻在辖区内的大
街小巷，使全市各大动脉能日夜不停地
正常运转。 我们还进行义卖慰劳解放
军，有组织地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
谈会上的讲话”“反对本本主义”等小册
子、纪念画片、小工艺品等在大光明电
影院、大世界及各大公园进行义卖。

6月初， 在上海威尔卫路的叔叔家
中， 我与两位离散八年的哥哥相聚了。

他们参加革命，多年杳无音讯，亲人一
朝相见，抱头痛哭，真是悲喜交集。感谢
党与解放军在给上海人民带来光明与
幸福的同时，也给我们小家带来了莫大
的幸福！

南京路传出红色电波
杨俊（92岁）

我于 1927 年 11 月出生于上海
松江。1942年，不满 16岁的我成为南
京路上新新公司罐头部的一名员工。

新新公司是旧上海四大百货公司之
一，自行设计、装备了上海第一个由
中国人创办的广播电台，后改称“凯
旋电台”。上海解放前，我参加过 1946

年的“六二三”反内战示威大游行，亲
历 1947 年的“二九”血案。1949 年 4

月，我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7年 2月 9日，上海地下党职
委领导百货业职工在南京路劝工大
楼召开 “爱用国货抵制美货委员会”

成立大会。当天上午，未到开会时间，

可容纳四五百人的会场已被人挤满。

郭沫若、 邓初民等应邀做好演讲准
备，提前来到劝工大楼。大会尚未开
始，一批特务、暴徒拿着伪造的请柬，

冒充各产业工会代表混入会场。他们
掀翻签到桌，抽出袖笼里的木棒铁棍
砸断长条椅， 把木凳砸向主席台，会
场顿时一片狼藉。另一批两百多人预
先埋伏在劝工大楼的楼梯上、大门口
和附近的马路上的暴徒也纷纷动起
手来，手持榔头、铁尺，见人就打，见
物就毁，还抓起椅子脚、痰盂、茶杯向
职工头上、身上乱掷乱打。赤手空拳
的职工、工会领导和暴徒们扭打在一
起。一些职工手挽手组成人墙，阻挡
冲向主席台的打手，与手持凶器者对
垒。有的同志头部流血，有的眼睛被
打肿，有的手脚受伤，但没有一人后
退。郭沫若、邓初民在工会干部保护
下，从劝工大楼脱险出来。当暴徒退
出会场，我走下楼刚出大门口，就被
特务们一阵拳打脚踢。我腰部受了重
伤，躺了十几天。而让我至今仍无法
忘怀的是，永安公司的职工梁仁达怒
斥这群暴徒， 被从三楼拖拽至一楼，

一路拖一路打， 楼梯上留下斑斑血
迹。当天下午，年仅 30岁的梁仁达因
伤势过重而不幸牺牲，身后留下怀孕
5个月的妻子。

1949年 3月的一个晚上，我们公
司地下党支部召开支委会，接到了控
制“凯旋电台”并学会使用电台的命
令， 准备在迎接上海解放时发挥作

用。当时我担任新新公司人民保安队大
队长。5月 24日的夜里， 城市上空已经
能听到隆隆的炮声。第二天凌晨，解放
军进入了南京路。隐蔽在外的支部组织
委员张啸峰匆匆赶来，他解开一个小纸
包，取出了一叠印着“人民保安队”字样
的红字白底布制臂章，又从贴身口袋里
拿出了一张又小又薄的打字纸，上面写
着密密麻麻的小字。我打开一看，原来
是毛主席、朱总司令签署的《中国人民
解放军布告》和欢迎解放军的歌词《我
们的队伍来了》。我们的任务，就是赶紧
将上海解放的喜讯向上海市民广播！

上海解放后，我先后在当时的嵩山
和邑庙区委统战部、小北门街道、小东
门街道、豫园街道工作。1987年离休后，

我继续为党工作，曾任离休党支部书记
15年，在市老干部大学政治经济班坚持
学习了十年，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参加
党组织的各项活动。我运用自己革命经
历，为年轻党员上党课。我还担任政治
讲师团的讲师，经常到学校、少年宫、机
关街道里弄社区去宣讲，宣传党的优良
传统和作风，教育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
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至今已作了 50

多次报告，听讲者达 1万多人次。

虽然我已经 92岁了， 但在有生之
年仍要为党工作、为民服务，离休不离
岗，争当党的政策宣传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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